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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淡水中正路老街在北台灣發展過程中具重要歷史地位，直至1980年代更是淡水地區長年來主要行政、金融與商業中心。隨著大淡水地區整體環境發展與捷運通車使淡水老街面臨著街道拓寬、建築形式更新、與大量觀光人潮湧入的劇烈環境變遷狀態。本論文研究焦點專注於老街中環境行為場域及系統所呈現之社會空間與環境意義關係。觀光發展後之淡水老街不但在行為場域支應量呈現將近兩倍增長，同時觀光消費性質場域取代社區日常生活場域。支應在地社區生活場域之萎縮與觀光場域興起呈現了中正路老街社會空間關係與環境意義上的轉變。老街中所發現的行為場域形式和時空中的運作模式比較顯示公共領域使用內容方式與流動性的差異。過去歷史長年累積的環境線索及所傳達集體行為共識已被大量半固定符號拼貼及行政體系主導的社會行為限縮控制所取代。在大量去地方化觀光消費與激烈商業競爭的脈絡之中，歷史是一種在既有建成環境、商家、與觀光客交互運作與強化過程中無中生有的創造和拼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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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組織與行為場域系統

人作為社會動物在環境中的行為舉止經常必須與周遭相互配形成一種和諧狀態而非全然個人零散或任意的表現。社會學有些理論雖強調社會行為與實質、抽象和社會空間三者交互運作的重要性，但是對於空間的紀錄描述卻一直缺乏實質空間的具象尺度概念。建築與環境設計專業者卻又把空間視為絕對的幾何空間而沒有意義與社會關係的考量。行為場域理論強調人的行為與環境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更是一套有系統的結構。環境不應以單一心理、社會、或物質空間現象視之但為這三者的整合體。環境是由大小不同的單元所組成，而其中最小的基本單元稱做行為場域[footnoteRef:3]。行為場域是一種由清楚時間與地理空間範圍與其中用以支應重複行為模式物件共同組成的完整單元。它的定義並不根據特定建築與空間物件型態或特定角色及社會行為模式而是根據這些因素的共同組成的整合體。換言之，行為場域是由人、事、時、地、物所共同組成一種具有持續性而且有組織可辨識的環境單元。一個行為場域的運作需要所有參與者各司其職並在行為模式上相互配合有如進行著持續的節目或計畫（program）。人們進入一個行為場域通常會改變之前行為模式以配合正在進行的節目計畫。持續的節目計畫進行也讓一個行為場域不因個別參與者更迭而有所改變，例如公車站、路邊攤、電影院等。 [3:  Roger Barker 《Ecological Psychology》Standford US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Phil Schoggen 《Behavior Settings》Standford US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Harry Heft 《Ecologucal Psychology In Context》Mahwah USA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如同個人無法獨立於社會，環境中的行為場域並非各自獨立存在個體但具有相互關連與組織關係。相互關連的行為場域共同組成周遭環境，進而更形成整體大環境。個別場域的改變影響著大環境的組織，反之大環境的變革也影響個別場域運作的可能與狀態。場域和環境處於一種有秩序和組織的相互依存互動關係。環境中的行為場域提供了清楚的時空範籌與支應物件讓生活中的活動得以實踐。環境中的行為場域因此提供人們行為、社會實踐、與互動的機會。空間與物件因此絕非只是客觀中性的物理性構成，但卻對其創者及使用者具有重要性和關連性。環境本身具有高度結構組織性將空間、時間、人、物、與意義編組成不同單元讓所社會活動與行為得以發生。環境具有物質性可以視為社會結構及文化意義系統有形可見的反映。環境組織包含分類整理步驟並將之歸入文化意義系統中的類項及認知範疇[footnoteRef:4]。Barker和他的同儕[footnoteRef:5]認為想要瞭解一群人如何生活可藉由社區環境中行為場域的觀察得知該環境所提供的活動豐富性與社會交流互動機會。透過行為場域的分類與計量可以得知一個環境能夠提供居民活動種類的豐富性和瞭解他們的社會關係與互動模式。 [4:  Chi-Wen Liu 《Form Old Town To New City: A Study Of Behavior Setting And Meanings Of Streets In Taiwan》1994]  [5:  Roger Barker &Phil Schoggen 《Qualities of Community Life》 San Francisco  USA： Jossey-Bass 1973] 

Rapoport[footnoteRef:6]從建成環境與活動關連性中進一步提出行為場域系統概念。社會活動的時間、地點、秩序、意義及其相互關連性都受到社會中的活動系統組織所影響。活動系統在清楚的時空範疇中被組織起來，其所形成的網絡在實質環境中可清楚被看見和瞭解。行為場域統的作用就是讓這些活動系統得到實際支應，並且可以在相同時間和空間範疇中持續不斷運作。類似的個別行為場域往往在不同的環境中可被發現，但是它們彼此的時間和空間組織關係卻未必再現相同的認知和社會實踐。類似的環境形態也未必呈現相同的社會文化意義端視其中活動與行為場域系統組織與脈絡關係。行為場域與其所組成的場域系統是一種具有再現社會文化性質的實質環境單元組織。藉由行為場域內容及行為場域系統組織方式的發現與分析可以幫助瞭解一個文化中人們如何組織及詮釋環境對他們所具有的意義。Rapoport更認為建成環境具有向人們提供訊息的提醒功能，透過環境中的固定、半固定、與非固定要素物件向人們傳達身處場合及適當行為的資訊。建成環境因此可被視為一種非語言性溝通。使用者對於環境訊息瞭解共識與持續遵從可導致該環境運作穩定並避免社會衝突。做為環境中最基本單元，行為場域透過持續進行的行為模式和相互配合的支應物件實際上具有向人傳達社會場合與預期行為的溝通作用。 [6:  Amos Rapoport 《Human Aspect Of Urban Form》NY USA：Pergamon Publishers 1977 《The Meaning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2nd Edition》 Tuscon USA： Univ. of Arizona Press  1990《Cultur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Chicago USA： Locke Science Publishing Co  2005] 

既然環境行為場域和系統反映著一個環境被組織與使用的內容和模式，環境變遷因此可以從相同環境在不同時間歷程所發現的行為場域及系統比較中看出端倪。相同環境在時間歷程的變遷不但反映於場域計畫內容及數量，參與者特性，與場域運作維持模式。行為場域在時間及空間範疇中的分佈和彼此間相互關係亦展現整體環境組織規則。此外各自場域中相關支應物件配置與環境固定、半固定、非固定元素線索內容及組織上的變異更可用以推斷詮釋行為場域在已知計畫內容之外潛藏企圖與社會意義的轉變。

文化社會與現代建成環境

環境並非只是一種空間容器容納隨意發生的行為。人們根據文化意義系統及計畫進行環境形塑、組織、與修正讓社會互動與交流得以發生並使群體的特定生活方式得到支應。建成環境除了是一種感官的實質空間之外也是一種文化的場域隱含了人們所賦予的認知。建成環境也是一種實質存住與經驗的空間（lived，experienced space）[footnoteRef:7]，它提供了立即身體經驗結合想像與實質空間並讓抽象的文化社會概念及註解給予可見的向度。建成環境經由人們刻意規劃設計建造，並在時間過程中不斷被修正以符合使用者的想像及實踐，可被視為文化的產物。然而人在生活實踐過程中經常受到周遭環境機會與限制的雙重影響。社會行為與互動往往根據周遭環境以判斷是否合宜，也常因周遭環境而終止或促成[footnoteRef:8]。環境與空間在文化與社會意義系統下被生產，同時藉由在這環境空間中實際經驗衍生了特定社會互動與關係。換言之，實質環境雖為文化社會的產物但透過再生產過程也是製造社會關係與互動的工具或媒介[footnoteRef:9]。又人與環境關係並非單向或恆常不變，人們設計生產了建成環境但也因它而改變。由於時間歷程及使用者認知改變與差異，相同實質環境可能呈現迥異的意義與社會關係。建成環境雖然具體而且固定不移動，但其所再現內容實際包括人與環境動態的社會空間詮釋與關係。 [7:  Henry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8: Amos Rapoport 《Human Aspect Of Urban Form》1977  Miles Richardson  〈Being-in-the-market vs Being-in-the-plaza〉in Satha Low & Lawrence-Zuniga(eds) 《The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d Space》MA, 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Ervin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NY, USA :The Free Press  1963]  [9:  Reena Tiwari 《Space-Body-Ritual: Performativity In The City》Lanham, USA Lexington Books 2010;  M Gottdiener《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Austin, USA :Texas Univ. Press 1988] 

現今社會的建成環境相較於過去傳統社會往往缺乏清楚共識的環境訊息。一方面因現代主義影響的建築設計忽略了日常生活社會互動關係的社會空間而只專注於獨立而抽象的絕對空間。這使得現代建成環境除了表象使用機能之外難以傳達心理及歷史社會象徵性意義，同時也鮮少表達個人情感或群體個性（group identity）[footnoteRef:10]。快速建成的環境難有集體經驗與共同記憶的累積，也不易形成共同情感投射與依附感因而缺乏清晰可辨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footnoteRef:11]。另一方面由於多元化發展現代社會不再遵從單一集體意義與價值系統而讓社會成員互動溝通缺乏共同規範並且更趨困難[footnoteRef:12]。現代建成環境作為社會成員日常生活之部份，如同大眾傳播資訊，往往淪為不同人根據各人喜好各自解讀。在此狀況下，建成環境資訊只有刺激而沒有溝通的作用，只是表象符號（sign）而不具深層意義的社會象徵（symbol）作用[footnoteRef:13]。 [10:  Umberto Eco 〈Function And Sign〉 in Gottdiener, M. & Lagopoulos, A. (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NY, USA: Columbia Univ. Press 1986 ]  [11:  Mark Auge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NY, USA: Verso 1995  Edward Relph 〈Modernity and the Reclamation of Place〉 in David Seamon  (ed) 《Dwelling, Seeing, And Designing: Toward A Phenomenological Ecology》 NY, USA: SUNY Press 1993 Kenneth Frampton 〈Reflections on the Autonomy of Architecture: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Production〉 in Ghirardo, D. (ed) 《Out Of Site: A Social Criticism Of Architecture 》Seattle,  USA: Bay Press 1991]  [12:  Ａmos Rapoport 《The Meaning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2nd Edition》 1990 《Cultur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2005]  [13:  Reena Tiwari 《Space-Body-Ritual: Performativity In The City》2010  Umberto Eco 〈Function And Sign〉1986] 

失去識別個性的快速建成環境為強化其與眾不同往往利用主題化的手法突顯特殊性以吸引大眾目光。尤其後現代與全球化潮流下創造速成環境識別性顯得更為平常，包括傳統建築風格模仿再造、異國風情環境元素抄襲移植與拼貼、以及即興創造的夢幻場景[footnoteRef:14]。這些被刻意主題化的建成環境創造了與日常生活遙不可及的異地所在。而從中所生產（或再生產）的社會空間與經驗甚至可能重新書寫對於在地與被轉嫁借用異地的文化歷史認知[footnoteRef:15]。觀光地點的包裝與其衍生的活動場域系統往往縮限社會生活中的多樣性及差異斷裂。它重複製造雷同訊息，引發相同的觀感和行為炮製讓真實社會互動死亡並且造成身體經驗限縮而失去查覺能力。這是觀光環境在主題化生產過程中經由遊客與在地及共同實踐所再生產出的「公共領域限縮狀態」[footnoteRef:16]。許多觀光景點的歷史與主題空間透過各種符號與環境線索的包裝固然誘導遊客對於特定再現的連結，但是遊客在混亂過渡刺激的狀態中容易以過去經驗記憶為基礎對環境作通俗的解讀。此時環境所具的物質性及支應性同樣刺激遊客一般性的詮釋及行為而忽略甚至抗拒景點設計背後的企圖與價值觀[footnoteRef:17]。歷史意義對於現今快速建成的環境顯得漂浮不定甚至可能與地方長年實際經驗累積脫節。 [14:  Michael Dear & Steven Flusty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in Ｍike Feartherston & Scott Lash, S. (eds) 《Spaces Of Culture: City, Nation, World》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1999  Anthony King 《Spaces Of Global Cultures Architecture Urbanism Identity》 NY, USA: Routledge  2004]  [15:  Jeffrey Cass 〈Egypt on Steroids: Luxor Las Vegas and Postmodern Orientalism〉in D Medina Lasansky & Brian McLaren (eds) 《Architecture And Tourism: Perception, Performance And Place》 Oxford, UK: Berg  2004]  [16: Tim Edensor & Uma Kothan 〈Sweetening Colonialism: A Mauritian Themed Resort〉 in D Medina Lasansky & Brian McLaren (eds) 《Architecture And Tourism: Perception, Performance And Place》 Oxford, UK: Berg  2004  p. 197]  [17:  Amos Rapoport 《Human Aspect Of Urban Form》1977 《The Meaning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2nd Edition》1990)] 


中正路老街與研究背景

滬尾是北台灣近四百年歷史發展過程中重要聚落，中正路老街兩百年來亦是八里、三芝、石門、與淡水四鄉鎮的中樞，具有行政、金融、宗教、與商業中心的重要地位。根據記載，中正路老街昔稱滬尾街、下街、或淡水街；它的發展可溯及清嘉慶年間（1796至1820）以福佑宮至現今淡水信用合作社前公館巷之公館口段為起始；向東至現今的公明街發展為東興街（意指東側新興市街），往西到現在新生街口為新店（意指新的市街）。日治時代日人將滬尾街改名為淡水街，並於1929年開始進行市區改正將中正路老街推向現代化。1934年中正路從原來四公尺路面拓寬為雙向車道兩側各有一百三十公分人行道及下水道的九公尺現代化街道。同時將街屋改建為二、三層樓房，沿街建築立面更以洋和混合的「昭和式樣」牌樓秀面美化市容[footnoteRef:18]。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以前的中正路承續過去傳統一直是大淡水地區的政治、經濟、宗教、與日常生活的中心。這段時間的中正路，除了做為淡水社區的主要生活街道，在交通上亦扮演著連結竹圍淡水、淡海、及北海岸區域的重要通路。淡水鎮公所、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總行、淡水信用合作社，合作金庫分行等多家金融機構全部聚集在街上，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日及五月初六清水祖師巖迎神繞境更是主要必經地段。低樓層的連棟街屋中開設多家蔘藥行，金飾及鐘錶店、禮餅舖、綢緞莊、西服訂製行、嫁妝店、擇日算命館、家電五金及雜貨店、碾米舖顯示中正路的商業中心地位。除此之外，清晨菜市場及魚貨中盤批發商聚集成市於街道兩邊也是八零年代中正路街景最強烈的印象。 [18:  淡水三協成餅舖http//www.sanxiecheng.com.tw//tpl-his4.php 2010] 

隨著人口增加與城鄉發展，淡水地區也面臨著交通抒解的問題。1986年與中正路平行的中山路拓寬為四線道，公車路線紛紛改道使得中正路頓失重要交通幹線地位。隨著車潮減少接踵而至的是人潮與商機的大量流失。一九八零年代末期，中正路老街的商業重要性已逐漸被中山路商圈取代，但仍維持著當地傳統社區生活的樣貌。街上最高的建築物為五層樓的鎮公所和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其餘私有房舍大都為三層樓以下的街屋。九零年代初期，中正路老街上許多街屋紛已改建為三或四層新式混凝土建築，來自當地居民對於該地段土地及商業開發壓力也與日俱增。面對著都市開發壓力而又企圖利用歷史文化保存發展觀光經濟，淡水鎮公所修正1978年修訂的中正路拓寬計畫，將原計畫雙向十二公尺車道變更為設有人行道的單相車道街道型態以容納觀光人潮。1997年淡水線捷運通車至淡水，隔年鎮公所執行都市計畫道路拓寬將中正路改造為左右各有機車停車格與二到三公尺人行道的十二公尺單向道路。隨著路面拓寬，中正路老街兩側建築更進行全面性改建與新造。為保持老街歷史特色風貌，鎮公所與在地文化工作者及都市設計專業者大力鼓吹獎勵仿造舊有磚造洋樓語彙的建築立面風格。然而這些獎勵措施仍不敵私人開發偏好與利益，短短兩三年間新建八、九層電梯大樓夾雜出現在四至五樓中層連棟建築中。新舊風格雜陳與高低差距不但改變了過去街道和諧而平緩的街景天際線，同時也取代過去金融行政機構在老街上的至高點。除此之外，有些新建電梯大樓刻意留設三公尺以上的騎樓讓原有中正路道連續街屋景緻與人行空間的經驗大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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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淡水中正路老街範圍

雖然空間尺度與建築形態已不復從前，但由於輝煌的文化歷史背景與淡水觀光旅遊發展活絡，中正路老街現今仍是觀光客到淡水觀光旅遊的必訪地點。老街的角色也從地方金融行政與生活中心蛻變為台北都會區的觀光據點，但值得注意的是與老街平行之河岸步道對老街主角地位的衝擊。河岸步道的完成直接聯結捷運站形成主要觀光路徑，也是許多遊客產生淡水主要印象的空間。這條路徑帶來大量觀光人潮導致鄰邊房舍紛紛將原住宅建築坐向前後翻轉，讓原背面轉換成商店經營的門面。沿河岸建築翻轉及轉型讓中正路老街不再具有獨霸的地點與商機競爭優勢，反而遜於遠離交通塵囂並且風景悠美的河岸步道。老街與河岸步道的主從關係在遊客眼中似乎不再確定，中正路變成為沿河步道後面的一條商業街。老街的社經地位與地點位置的中心性在觀光發展之中似乎正面臨著重新詮釋的狀態。
三十年來淡水都市與觀光發展促使中正路老街經歷了實質與社會環境形式劇烈變化並且反映在社區居民人口變化中。中正路老街涵蓋了民安里和部分草東里，近二十年來居民呈現了逐漸減少的趨勢。民安里人口數從1989年1292人，1999年980人，減至2010年925人；草東里亦呈現類似的趨勢從1989年1633人，1999年1125人減至2010年893人。換言之，中正路老街在地居民近二十年從2925人縮減為1818人，減少超過一千人或總人口數三分之一。現今民安與草東二里人口年齡結構分佈以二十歲以下未成年者佔18.15％，六十歲以上居民佔20.74％，而61.22％的居民則由二十至六十歲的青、中、壯年人口均勻組成[footnoteRef:19]。由此可以推論目前中正路老街當地社區正逐漸縮小，但居民人口組成仍然維持著混合世代而非老年化的社區結構。又淡水文教基金會2008年對中正路老街店家調查發現十五年以上的店家只佔29.5％多為淡水知名產物及在地服務產業，七成的店家則在中正路拓寬觀光興起之後才開業。超過二成的店家為連鎖經營性質，如麥當勞、屈臣氏、好樂迪KTV、7—11便利商店等。產權所有者自營的店家只佔四分之一，其他皆為租賃[footnoteRef:20]。老街目前雖然充斥著觀光活動行為但它對當地日常生活支應角色與社會空間定位如何乃值得關注。 [19: （淡水鎮戶政事務所，2000）]  [20:  淡水文教基金會 http//www.tamsui.org.tw//115-4.html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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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989年淡水老街街景一                  圖2：2010年淡水老街街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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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89年淡水老街街景二                 圖4：2010年淡水老街街景二   

本文目的不在討論淡水中正路老街的歷史發展沿革，而是針對中正路老街作為一個整體環境隨著使用者認知與實踐而形成不同場域系統，並衍生出不同社會空間經驗。筆者於1988至1989年間進行中正路老街行為場域調查以瞭解街道環境所支應的活動與社區生活[footnoteRef:21]。調查所發現的行為場域九成以上都屬重複發生的在地生活類型。街道實際上是工作、購物、飲食、宗教儀式與私人服務的空間範疇，並具有社區公共與私人領域串連的重要意義。街道中固定環境元素具有高度傳達場域邊界與預期行為訊息的溝通角色，顯示居民對於環境元素解讀與約定俗成的行為規範具高度共識。淡水老街經由使用者對於環境線索與空間再現的解讀實際上呈現多重的社會空間。由兩側建築物界定出的等寬街道線性空間實際上並非都市規劃者所預設的均質空間。它們其實藉由時間與空間組織包容不同活動與社會溝通互動發生。林聖隆[footnoteRef:22]於2000年底至2001年初以相同方法對中正路老街進行場域調查，發現透過規律性的輪流使用和集市機制讓在地生活與觀光活動相互保持平衡共存的韻律。林氏認為觀光活動進駐並未對於在地日常生活有所排擠。觀光活動性質場域表面上看來數目龐大但多為短暫臨時性質，反而在地生活場域的穩定性及時間延續性遠大於前者。故此林氏認為常態性在地生活場域才是型塑老街特質的主力。這似乎顯示中正路老街在拓寬完成之時仍然延續著長年來的環境意義。然而林氏所調查時間在中正路拓寬完工後立即進行，許多店家與小販正處重新洗牌青黃不接狀態，因此觀察所發現的街道活動場域並未飽同時也難以判斷其間的代表性。經過近十年的轉變，拓寬改建後的老街所支應之在地生活與觀光活動是否重新改寫環境的社會與歷史意義因此值得重新探討。藉由前後間隔二十一年所記錄環境與行為場域系統的比較亦可做為淡水老街歷時性變遷的見證。 [21:  Chi-Wen Liu 《Form Old Town To New City: A Study Of Behavior Setting And Meanings Of Streets In Taiwan》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lwaukee, WI., USA: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1994]  [22: 林聖隆 《尋找淡水老街在地生活》台北 淡江大學建築系 碩士論文  2002] 

本文主要根據1989與2010年兩次田野調查工作。中正路老街調查範圍東起公明街西至新生街口，總共距離為452.6公尺。調查對象為街道公共空間中可以直接目擊的行為場域，包括開放式店面、可動性（例如攤販買賣，商家卸貨及置物，行人停留聊天）與固定性場域（例如路邊公共停車，公車站，公共電話，住宅信箱及對講機）。街道中所觀察行為場域記錄除了場域活動內容及屬性，運作時間與規律之外，並則以1/200比例行為地圖紀錄作為後續街道空間組織分析基礎。

正路老街行為場域與系統：內容、時間、與空間組織

1989年間中正路老街建築沿街面含含4間銀行、1間政府行政機關、1間廟宇、3間民宅、14個分層住宅出入口、和159間可供商用的店面。其中92間或57.86％為開放式，58間或36.48％為封閉式店家，10間閒置並有1 間正在進行改建施工。所有150間營業店家除了9間（6％）古董與民藝禮品店外其他幾乎都是以為淡水地區居民為服務對象的店家。這些包括衣食住行一般性的店家外，還另有10間金飾珠寶鐘錶店，6家綢布莊，7家西藥房，7間中（醫）藥店，6家西醫療診所， 2家佛具店，機車修理店及房屋仲介各1間等專業店家。這些跡象顯示著1989年中正路老街雖已因中山路開發而面臨著商機流失蕭條的狀況，但仍持續著一些業種的集市突顯其在當地社區生活中的重要性。1989年中正路老街田野觀察主要記錄街道空間中可直接觀察的行為場域，包括開放式店面以及在街道中所發生的常態與臨時的半固定和移動性行為場域。其中觀查發現記錄了301個行為場域，包括141個（46.8％）場域屬於商業性質，62個（22.92％）為宗教活動性質，30個（9.99％）屬於公共服務與公部門機能場域，而非商業或宗教的私人活動行為場域則有61個（20.26％）。
2010年中正路老街固定建物仍維持相同數量、相同地點的金融、行政、與宗教機構使用，但有138間店面與28個分層住宅入口。主要空地則包括一處舊民宅荒廢空地、與福佑宮前舊有市場拆除的廣場工地。138個店面中封閉式佔36.23%(50間)而60.14（83間）為開放式；整體開店營業率高達96.38％（133家）顯示老街商機相當熱絡。店面數目減少主要受到建築型態改變的影響。有些傳統街屋整併重建為電梯大樓而出現大單位面積店面。這些大單位面積店家多為連鎖店經營，包括便利商店、KTV、藥妝店與速食店等。店家服務對象與經營者相較於1989年呈現顯著不同。服務在地社區居民為導向的醫藥衛生類商家從20家縮減至9家，銀樓及珠寶鐘錶業數量從10家減至5家，布店與西服訂製業種則全數遭到汰換。田野工作所觀察記錄之行為場域共有571個，其中162個（28.37％）屬於商業活動性質，84個（14.71％）為公共服務類包括沿街機車停車、垃圾清運儲放、公共電話、公所佈告欄、公車站、觀光導覽圖示、及交通指揮與警察巡邏等。另有161個（28.20％）屬於私人服務場域例如卸貨、私人停車、信箱及對講機、置物、清掃環境等，145個（25.39％）社交停留場域，和19個（3.33％）宗教性質場域。


	          年度
場域種類
	1989年
	2010年

	商業活動場域
	141（46.84％）
	162（28.37％）

	宗教活動場域
	69（22.92％）
	19（3.33％）

	公共服務場域
	30（9.99％）
	84（14.71％）

	私人服務性場域
	61（20.26％）
	161（28.20％）

	停留與社交場域
	
	145（25.39％）

	總計
	301
	571


表 1  1989及2010年度場域性質

	
	在地活動場域
	觀光活動場域
	在地觀光兼具
	總計

	商業活動場域
	42
	76
	44
	162

	宗教活動場域
	19
	0
	0
	19

	公共服務場域
	18
	12
	54
	84

	私人服務性場域
	129
	5
	27
	161

	停留與社交場域
	17
	104
	24
	145

	總計
	225
	197
	149
	571



表2   2010年地方與觀光性質場域表

從比較1989和2010年觀察記錄相同路段的整體場域數量中可以看出現今的中正路老街比過去支應將近兩倍數量的行為場域。顯然現今中正路老街在觀光發展後不但忙碌許多而且環境所承受服務壓力也倍增。其中變化最巨者乃屬私人服務和停留社交性質場域；同時公共服務類型場域亦呈倍數以上增長。然而民間宗教儀式性場域減少超過七成，而屬於商業活動場域數量並沒有太大變化。私人服務性質場域的劇增主要因為傳統街屋單一住宅與入口改變為多戶分層住宅所衍生出之個別信箱及對講機所致。在地居民私人機車與汽車臨時或輪時停放亦為數量增加原因之二。尤其後者除了數量增加外，特別是許多私人停車通常以輪時方式發生在非商業經營時段。這種公共空間特定輪用大致仍維持二十年前老街拓寬前的運作模式。然而社區居民人口逐漸減少而公共服務類型場域卻倍增的現象顯示中正路老街面臨著因觀光發展而產生的環境清潔與停車壓力。為解決觀光人潮所產生的垃圾問題，除了每日兩次定點垃圾車收集一般店家垃圾外鎮公所幾乎每二十公尺就設置大型垃圾桶並且不定時派員清運。另外沿車道劃設機車停車格原有隔月換邊停車之規定。公部門為標示停車規則在老街前後450公尺路段中設置了43個各式的交通告示牌。然而沿街雙面機車停車場域的常態發生顯示大量觀光人潮讓這些停車規定與告示形同虛設。密集的公部門環境服務行為場域表面或許上解決了實質環境服務性功能問題，但也削弱過去街屋環境中私人店家對於眼前街道公共空間的管轄責任感。一個完全仰賴政府行政機構維持的街道公共領域容易造成公私範疇的漸進與轉換關係斷裂，約定俗成的社區共識和行為規範也難以形成。 
雖然商業活動場域數量在這二十年來沒有顯著變化，但其內容卻產生極大變異顯示中正路老街環境意義與社會關係的改變。1989年間所觀察的商業性場域有九成以上以服務淡水居民為主，其中超過七成更屬日常生活範疇的行為場域。2010年觀察發現商業活動場域中以服務在地居民為主的場域少於三成，而七成以上的商業活動場域與觀光遊活動有關。現今中正路老街除了專門服務業種集市瓦解之外，過去清晨在中正路上金融機構及市場附近人行道空間所進行的魚貨中盤商交易行為場域已經消失不見。2010年觀察發現的42個在地商業活動場域中有三分之一（14個）只在早上操作的流動性蔬菜肉品小販。這些現象意味著老街環境對於在地生活的支應性不但在數量上大幅縮減，同時也在運作時間上被壓縮。另外商家每月初二、十六祭拜土地公燒紙錢宗教儀式場域的大幅減少（62減至15個）暗示著對店家經營者對於在地「落戶認同」的忽視。老街對新的商家而言似乎只是個營業的場地而缺乏深層的鄰里社會脈絡關係。雖然在地行為場域在老街環境中仍佔最大比例，但多屬功能性質而缺乏實質社會互動關係。這些顯示老街在觀光發展之後所再現的當地社區生活空間意義已經被改變。
老街空間對於社區生活意義的變革衍生了現今使用者對於人行道空間不同的認知與實踐。舊有開放式店面的半固定物擺設通常引導使用者進入店裡進行買賣，而公私領域交界的店口更經常是鄰里社交活動重要的場所。中正路老街過去作為社區生活街道其街上的私有產權店面空間除了商業活動進行之外，隱含在其場域運作計畫中還包括社區居民互動的行為模式。開放性店面前端鄰街空間可被視為城市街道公共空間的延伸，因此具有連結公私領域的重要社會性功能。社區居民社會互動或停留鮮少發生於人行道空間之中，它屬於流動性的動線空間與私人短暫服務的支應空間。這種以產權界線串連公共與私有空間的概念在現今觀光導向的固定場域中已不復見。許多觀光性質的開放式店家刻意將服務櫃台橫置於店口並將店內作為工作空間而讓顧客溜覽等待服務與排隊等行為溢散至店外的公共人道上。店家與顧客的交易多發生在公私產權分界線上，而且也少有交易之外的社會互動。換言之，在大量觀光客的參與實踐中公共人行道被轉化為私有店家的延伸，私有產權界線也變成切割在地人與觀光客連結的清楚註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固定環境元素形式，或街道尺度改變，抑或公私領域社會互動模式變革，中正路老街似乎持續一種街道開放空間與社會互動空間不變的尺度關係。八公尺的實質對街距離依然實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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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1989年街道與社會互動空間關係       圖6  2010年街道與社會互動空間關係
人行道空間除了支應開放式觀光性質的商家延伸之外，同時也提供觀光客最主要的停留與社交空間。中正路老街空間其實並未針對遊客的停留休息有所設計，而私人商業行為場域又都以消費作為進入或停留的前提。遊客們因此大多選擇人行道沿街花台邊緣作為暫時停留休息或飲食的空間。在197個觀光場域中有關遊客社交停留場域就多達104個。雖然這些社交與停留場域不能直接指涉特定商業活動場域，但實為後者的相關衍生場域。老街的主要消費行為模式包括前段的交易與直接服務和後續的停留消耗及清理。遊客停留社交行為場域的觀察中可見大量遊客飲食行為與所購得物品。這代表著老街中遊客停留社交場域實際上扮演著去化私領域觀光消費活動之後段服務角色。尤其在假日經常因為人行道中停留社交與商家延伸場域的發生而使得觀光人潮必須改道至車道空間才得以行進。雖然在地居民在老街上亦有社交停留場域的參與，但實際上在時間與行為內容都和遊客停留社交行為呈現很大差異。前者多發生在早晨而且以老年人短暫獨自停留或鄰居們在打烊後聊天，而且所發生地點多沿靠在未開張的店面入口避免阻撓人行動線。這些場域都與消費行為無關而且所佔比例已經少於總場域數量之3％。現今停留社交場域在質與量的特性顯示老街人行道公共空間在觀光發展下已經成為私人營利及消費活動系統的重要部分。傳統街區人行道作為動線串連的公共性角色在觀光活動之中逐漸消失。
一個環境場域系統與所再現的空間意義除了展現於其中的行為場域計畫內容所支應的活動行為之外還隱含於場域在時間與空間的組織關係中。田野觀察中經常發現相同空間在不同時間實際上可能有一個以上的場域發生；或是同一場域可能在空間範疇上有所變動。藉由行為場域的時間與空間分類關係可以瞭解該環境實質佔用運作規律與使用者對於該環境空間認知及賦予的價值觀。行為場域的界定包括時間與空間的界線，因此它們的分類不能只根據物理性特質而同時必須納入時間及領域佔用的規則。行為場域的時空特質分類主要條件為（1）場域環境構成元素的實質移動性包括固定、可移動半固定、不移動半固定、與移動性特質，和（2）場域所佔用空間領域的時間長短與輪替，包括常設性、具重複規則的管轄性、及偶發不重複的臨時性。根據上述條件，所有觀察發現的行為場域可被歸為七大類：（一）常設固定場域，例如開放性商家；（二）常設不移動半固定場域，例如公共電話、販賣機、信箱；（三）常設可移動半固定場域，例如24小時運作攤販或置物；（四）管轄性半固定場域，例如輪時性攤販或重複性私人停車；（五）管轄性移動場域，例如道路沿途清掃；（六）臨時性半固定場域，臨時攤販或臨時停車；與（七）臨時性移動場域，例如廟會遊行。表3陳列1989與2010年在中正路老街所發現行為場域時空性質分類結果。表4呈現場域活動性質與所發生的時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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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移動
半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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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性
	（一）
	（二）
	（三）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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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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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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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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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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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6%
	(2010) 
119
20.84%

	
	
	
	(1989)
89
	(2010)
119
	(1989)
3
	(2010)
0
	
	

	
總計
	116
38.54％
	124
21.72％
	38
12.62％
	117
20.49％
	143
47.50％
	328
57.44％
	4
1.33％
	2
0.35％
	
301
	
571


表3場域時空性質分類

	
活動內容與
場域型態
	
商業活動場域
	
宗教活動場域
	
公共服務場域
	
私人服務場域
	
停留社交場域
	
總計

	（一）
	113
	3
	1
	7
	0
	124

	（二）
	6
	0
	50
	61
	0
	117

	（三）
	6
	1
	5
	2
	0
	14

	（四）
	37
	0
	17
	48
	93
	195

	（五）
	0
	0
	2
	0
	0
	2

	（六）
	0
	15
	9
	43
	52
	119

	（七）
	0
	0
	0
	0
	0
	0

	計
	162
	19
	84
	161
	145
	571


表4  2010年場域活動與時空性質

	以上場域分類結果顯示現今中正路老街空間中直接可見的常設固定（116 vs 124）場域與二十年前並無明顯變化，顯示固定環境元素所支應的場域數量並未因為街道拓寬與建築形式更新而大幅改變。老街中藉由常設不可移動環境元素所支應的行為場域只佔整體之42.21％（241/571），而其他將近六成皆由移動性高的半固定環境元素和人共同構成。換言之，老街中整體活動發生的空間領域固定性相較於二十年前減弱許多。這顯示固定環境元素對於整體街道活動所提供的支應性相對消減，說明了固定建築元素在老街行為場域系統組織中的重要性似乎大不如前並且凸顯半固定環境元素的重要角色。若以時間向度觀察，具規則性而且重複運作的場域不論在數量或整體比例上都比二十年前有所增加，尤其屬於輪時管轄的行為場域更增加將近三倍。這些輪時管轄的行為場域七成以上為支應私人服務與停留社交活動行為。另一方面，缺乏常設領域範圍與規律運作時間的臨時性場域雖然在數量上有增加但在整體比例卻相對減少，而且其活動內容八成左右屬於臨時的私人服務與短暫停留活動行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眾多臨時性的行為場域中，沒有任何一個屬於與商業活動種類。這些現象可以說明老街整體街道活動發生因觀光發展而更具流動性與輪替性，使得街道在一天二十四小時和一週七日內的場域組織變化比過去支應在地社區日常生活為主的場域系統更為動態也具更強烈的對比性。老街環境在觀光發展中似乎也同時展現一些社會控制的跡象，不在認可範圍內的突發場域活動幾乎無法任意進行。然而與過去差別的是這些控制往往必須藉由警察巡邏取締勸阻而非大眾集體約定俗成的共識所致。
現今中正路老街的集體社會共識似乎把街道空間做為消費與後續服務的空間，在其中觀光消費活動主宰了最主要的社會關係。社區居民日常生活在老街中幾乎被極端壓縮至清晨或夜晚的剩餘時間。街道空間無法再現社區居民間的社會網絡關係，同時社區生活與老街歷史的連結也似乎呈現斷裂。在地居民若非盡量避開觀光活動場域接觸，就是成為觀光服務的提供者。屬於在地居民的主體性也因為觀光發展而逐漸消逝。反觀遊客在老街中停留主要據點又都以商業消費行為作為選擇根據。除了三級古蹟福佑宮之外，過去在中正路老街發展過程中重要歷史地點，例如淡水信用合作社總行、公館巷口等卻完全不為吸引遊客駐足停留之處。此外遊客更不因為建築風格之特殊與趣味性而影響其參與停留的決定。換言之，固定元素環境如今並未傳達有關歷史與文化發展意義訊息，但卻清楚表達服務功能的線索。

觀光意象拼貼與環境訊息意義

觀光發展後的中正路老街除了建築物形式更新與街道尺度拓寬外最明顯的是半固定環境元素的改變。過去淡水老街相同業種的集市實際上讓店家們處於商業競爭狀態。顧客選擇商家主要依據自己和店家熟習程以及店家經年累月所累積的商譽；再者則根據商品的品質與價錢決定。這些選擇資訊通常來自社區生活實踐過程中成員實際互動的經驗與認知，實質環境所傳達的訊息與社區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經由業者設計安排的支應環境大多簡單明瞭動線順暢，主要傳達易於溜覽選購和容易溝通的企圖。業者的事業規模與實力似乎展現在實質建築物精緻程度、店面大小、和無形的社會網絡中。半固定環境元素內容仍以銷售商品和營業相關設施用具最顯眼，店家招牌與宣傳廣告牌示似乎只是相對的配角。反觀2010年的中正路老街是一個牌示與環境符號爆炸的空間。老街整體場域系統再現了觀光消費的價值觀與其衍生的激烈商業競爭與促銷技術。
中正路老街450公尺左右現今七成以上共346個商業活動場域已為旅遊觀光性質，但其中經營業種卻呈現高度重複現象。服務遊客的商業活動場域內容屬性不外餐飲、食品、和禮品業種。重複性最高的商業活動場域包含超過十個以上淡水魚丸鐵蛋販賣，十間糕餅業者，將近二十個冰品飲料的商業活動場域。這些商業活動場域之中少數為經營超過二十年的淡水老店，而絕大多數為觀光發展之後的產物。為在高度重複商品的激烈競爭中贏得遊客青睞經營者更以大量宣傳牌示昭告自家商品歷史悠久而且在地的正統性（圖 7 ），其中更不乏以年長女性人物做為作為在地性核心代表。一些新興業者則以放大牌示引用各式大眾媒體報導與名人背書作為宣示商品的可信度；更有其他商家以宣傳在其他地方生產發展成功的「歷史」為商品正當性作見證（圖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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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牌示與在地正統性宣示                   圖8：媒体引用牌示建立商品信用

另外一種吸引遊客消費的手段就是懷古仿舊的主題營造，特別在旅遊紀念禮品相關與少數餐飲的商業活動場域中更為明顯。除了極少數從過去民藝古玩雜貨轉型幾家之外，這一類場域幾乎都在街道拓寬之後才進駐與淡水歷史文化並無深刻淵源。與利用大量牌示宣示正統性最大差異在於仿古懷舊主題經營通常展現在場域空間與環境物件的整體配合。這種整體場域氛圍整合包括商品內容選擇，裝飾物件風格和顏色色調。為呈現民俗歷史氛圍，仿古主題場域以展售台灣古早味為主但充滿了東南亞與中國大陸製的工藝品。用以裝飾和販售的物品幾乎都為現代化或全球化大量製造的產品，淡水特性除了展現在滬尾字樣符號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媒介方法可見。高彩度飽和的紅色基調與大幅陳年舊照片背景讓古早味主題場域環境猶如刻意裝扮的舞台布景而非真實生活部分（圖9，10）。這些似乎都成功吸引遊客消費，尤其對於外國人和年輕族群更充滿新鮮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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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仿古主題觀光場域                    圖10：大幅照片與淡水懷舊主題經營

連鎖店經營藉由大眾（或媒體）市場已經建立的品牌知名度也在觀光消費中佔有一席之地。這些連鎖商業活動場域提供制式標準化商品與服務，淡水特殊歷史文化與地理特色對於場域運作絲毫沒有任何影響。淡水老街對於連鎖經營的商業場域而言只是大眾消費市場多個傳銷管道中的一個佈點。突顯品牌形象與可見度因此在老街環境中成為重要課題。連鎖商業活動場域不但利用商品陳設及相關半固定環境元素，更經常大修正既有固定環境元素特色以顯現品牌識別性。反觀一些經營多年的在地社區型老店並未附和遊客眼光與偏好而重新修正。這些老店仍保持著多年延續的場域運作方式及形式，包括商品設備的安排和主客間的空間關係模式。更特別是它們鮮少在固定建築元素外附加大量半固定符號拼貼，有關場域主要訊息來自於人、事、時、地、和必要支應物件相互配合的整體感。相對於觀光類型場域高度符號化的訊息傳達這些在地社區場域所傳達的訊息量顯得非常精簡，但需要在地社區直接經驗知識脈絡作為有效正確解讀基礎。正因如此，遊客對於大部分的社區老店一無所知也未曾駐足，更遑論藉由它們瞭解淡水老街的發展變革脈絡。


結論


比較相隔二十一年的街道行為場域系統並對比在地與觀光場域內容、參與對象、運作時間、和環境訊息傳達內容與途徑，現今中正路老街顯示社區生活和觀光活動場域系統的斷裂。中正路老街在道路拓寬後歷經劇烈環境變革與快速發展過程，過去建成環境中累積長年的社會生活訊息隨著在地社區生活萎縮已消失並被觀光消費與符號所取代。環境元素傳達有關場域訊息所需的知識與社會共識也隨著大量外來觀光人潮而瓦解。無中生有所創造出的歷史與在地性掩蓋了實際經驗過程所連結的認知與再現。中正路老街的變遷反映了傳統生活環境在使用者的解讀與實踐過程中被重新生產與歷史書寫。在地生活萎縮、公共空間消費化與窄化、仿古建築與懷舊的環境營造讓老街儼然成為一個與現實脫節的主題環境再現拼貼的歷史與文化。通俗去地方化的消費模式已成為現今中正路老街觀光活動場域特質。老街似乎只是一個在台灣觀光旅遊地圖上的一個名稱地點，而歷史只是拼貼在環境中的表面裝飾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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